
“你们不能永远作为助手，一
定要成长起来，独当一面”，这是
实验室的“军规”

给年轻人提供
没有“天花板”的创造空间

笔者在采访时注意到，微尺度国

家实验室近年来连续入选年度中国十

大科技进展的团队负责人都在40 至50
岁之间，而团队骨干力量则大多是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 其中不少是在读的

博士生、硕士生。几乎所有的团队领

导者在谈到自己的学生或助手时，都

充满了快乐与自豪。在国际量子信息

领域，“潘建伟小组”是个知名度不

小的名称。

1970 年出生的潘建伟和一批年龄

比他还小的年轻人，在近年来取得了

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开放的量子隐

形传态......他们的研究成果从 2003 年

至今已 5 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两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

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进展。

在领导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

室的这些年里，为了掌握国际上最先

进的量子纠缠技术和量子存储技术，

在中国科大和国家实验室的支持下，

潘建伟先后赴奥地利和德国海德堡大

学做客座教授，并不断融合不同学科

背景的年轻人———如做冷原子物理
的北大博士陈帅、理论物理的加拿大
博士后陈凯、统计物理的荷兰博士后

邓友金加盟自己的实验室。同时，他

还将国内实验室一批有潜力的学生苑

震生、赵博等介绍到国外一流大学读

博士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国际学术
界的最前沿开阔眼界，增长兴趣，转
换思维。

如今，潘建伟小组在发展量子技
术方面， 已经是“世界上处于领先地
位的小组之一”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物理学家布鲁克纳语）。

2009 年 7月，潘建伟带着他“海
外团队” 集体“回家”，光是搬家的
清单就足足列了20 页之多。已在学术

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面对海外学术机

构的邀请没有动摇。“现在国内的科

研条件也不错， 而且在优秀团队会进
步更快。这个团队是我最好的选
择。” 陈凯说。

而年轻的潘建伟教授则对他的更
年轻的同事们说： “你们不能永远作
为助手， 一定要成长起来， 独当一
面。”

“在实验室里，我常说‘取法乎
上， 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 仅得其

下。’” 侯建国说，“实验室一定要给

年轻人提供没有天花板的创造空间，

让他们能跳多高就跳多高， 让他们保

持学术上的热情和野心。”

微尺度国家实验室
何以成为“创新熔炉”
争取多少科研项目、发表多少论文，中科大对其从不作

硬性要求，却连续7年有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通讯员 蒋家平

日前，由两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09年度中国十大科技
进展揭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
验室（筹）（以下简称“微尺度国家实验室”） 杜江峰教
授研究小组的“量子计算研究获重大突破”荣列其中。这
是该实验室自2003年获批筹建以来连续7年有成果入选中
国十大科技进展。自2003年以来，该实验室还有1项成果
入选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3项成果入选国际物理学年度
重大进展、5项成果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4项成果
入选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已经成
为一座越烧越旺的“创新熔炉”。

2010年3月8日

“对这些热心创造的科学家们来说，‘管理’
二字是不太适合的”

我们没有刻意的管理创新

向管理创新要成果要人才，是近年来许多管理者常说的

一句话。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成果迭出，是不是也与此相关呢？

“我们没有刻意的管理创新。” 中国科大校长、微尺

度国家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侯建国院士的一番话颇出乎笔者

的意料。据了解，微尺度国家实验室的投入并不算很多，

研究人员基本上来自校内相关院系和每年的正常招聘。科

研团队的负责人大多是科大土生土长的博士，没有显赫的

学术经历。对他们，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没有制定严格的考

核指标，只是要求进行3至5年的阶段性工作汇报。对研

究人员每年应该争取多少科研项目和经费、发表多少科研

论文、取得多少发明专利等等，一概不提硬性指标，甚至

连一年一度的考核都不作具体要求。

“实验室不会把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竞争和压力简单

地按照发表论文数、争取项目数的方式分解给各个教

授，但是，实验室面向国家需求、面向科学前沿，通过

学科交叉在若干关键领域获得重大科学突破的要求是明

确的，全体研究人员对实验室的使命与任务是认同

的。”侯建国说，“每年实验室都会对研究工作作整体

上的评估。如果说管理创新，这或许应该算是一个。”

实验室组织了国际学术咨询顾问委员会，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国家实验室和下属的 7个研究部分别向国际

科学家们提交一份报告，接受他们的质询。实验室要求

国际科学家们在集中讨论后给出一份评估报告，并向相

关研究部提出两个最新的研究方向，介绍目前世界上哪

些研究所或大学在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做得最好，以便实

验室同他们开展合作和交流。

“我们有一定的学术奖励， 但奖励的额度并不大。

很难说学校的教授们发表论文、做出成果，与这样的奖

励有什么必然关系。”侯建国说，“有的团队可能好几

年都没有高水平的成果，但实验室和学校并不给他们压

力， 我们都知道他在等待突破，在坐冷板凳。对这些热

心创造的科学家们来说，‘管理’二字是不太适合的。”

只有科学家对外界的诱惑置之度
外，科学上的突破才会水到渠成

创新源自科学家的原动力

陈仙辉教授是科大自己培养的博士，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国际性的高温超体
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当时还在读研究生
的陈仙辉选择了高温超导作为自己的研究
对象。

“到目前为止，高温超导的机理还不
清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所以，我总
觉得有惊喜在等着我。”陈仙辉的话里透
着一种从容与淡定。坚持不懈地追逐“惊
喜” 的陈仙辉，在这个领域一干就是 20
年。平时没有上下班之分，没有工作日和
节假日之分，每当有了新的进展或想法，
或者学生们有了新的发现，深更半夜他也
会兴奋地赶去实验室。

厚积薄发。2008 年 2 月 19 日，日本
科学家发表文章称，发现氟搀杂的镧氧铁
砷化合物在 26K（- 247.15℃）时具有超
导性。陈仙辉研究了日本的工作后，认为
他们没有证明这类材料是真正的高温超导
体，于是立刻带领学生开始研究。3 月25
日， 结果出来了：这种材料的临界温度
超过了 40K（- 230.15℃）， 突破了“麦
克米兰极限” （麦克米兰曾经断定， 传
统超导临界温度最高只能达到 39K）， 证
明了这类超导体是除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
体外的又一高温超导体家族。

2 个月后， 他们的研究论文在国际权
威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这一成果
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和国内两院院士评
选出的当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主要靠长期的工作和实验积累，否
则不可能敏锐地捕捉到有效的信息，也不
可能这么快就有结果。”陈仙辉说。

“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陈仙辉的
突破是非常恰当的。”侯建国说，“从他
的经历中，我们认识到创新源于科学家的
原动力，而不是各种名目繁多的管理与约
束措施。只有当科学家们对外界的诱惑和
干扰置之度外，而能平心静气地专心于学
问的时候，科学上的突破才会水到渠成。”

单从待遇和地理环境上说，地处合肥的中科大很难
吸引优秀人才

科学家更需要的是完善的服务

“当然，我并非说实验室的管理者可以无所作为。科学
家更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管理而是完善的服务，管理者应把时
间和精力放在为科学家创造条件、解决困难、营造氛围上，
使科学家们的好奇心、原动力得以持续。”侯建国深有体会
地说。

获得 2009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杜江峰教授同样是
科大自己培养的博士，也是国内最早从事量子计算技术研究
并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的科学家之一。2007年， 他结束了
欧盟玛丽居里研究员的工作后回校，申请“量子调控” 重大
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基于核自旋量子调控的固态量
子计算研究” 并获得通过，成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但
是，要开展进一步的创新研究，还需要购置先进的实验设
备。这对“羽翼未丰”的杜江峰来说无疑是个难题。这时
候，学校和国家实验室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拨给他250 万
元经费，又借给他 300 万元经费，再加上他自己的科研经
费，一共800 万元，全部用来购置实验设备。

短短一年多时间，国内第一个脉冲电子顺磁共振实验平

台建成了。紧接着，2009年6 月，他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
仁保合作，利用这一实验平台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真实固态
体系的最优动力学解耦，极大地提高了电子自旋相干时间，
并成功厘清各种退相干机制在此类固体体系中的影响。该成
果发表在2009年10 月29日出版的《自然》上，同期发表的
专文评述指出：“他们所使用的量子相干调控技术被证明是
一种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并且有效对抗量子信息流失的一个重
要资源…… 从而朝实现量子计算迈出重要的一步。”

有了好的平台，科学家就有了创新的舞台。记者了解
到，近年来，中国科大耗资数亿元建设了物理、化学、生命
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实验教学中心，集中购置了一
批在相关领域内急需的、通用的，而一般科研课题又无力购
买的大中型仪器设备，并组建了技术支撑服务队伍，使得全
校师生都能在公共科研平台上实现自己的学术思想。许多先
进实验设备几乎全天候运转，全校所有相关专业的院系都在
用。“用坏了要比放坏了强。” 管理仪器的老师说。

从读本科开始， 杜江峰已在科大学习生活和工作了 24
年。“无论是从待遇还是从地理环境上， 确实找不出来我呆
在合肥这么多年的原因，我父亲到现在还对我没去大城市耿
耿于怀。可我不愿意离开， 这里有种独特的精神在吸引
我，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杜江峰说。

“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闭
关自守，不会有大的出息”
学科交叉更重要的在于思想碰撞

学科之间的交叉已经几乎渗透到了科
学研究的每一个层面。有数据表明，近百
年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300多项成
果中，约有一半是多学科交叉取得的。

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很好地实现了物理
学、化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
学等5个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侯建国形
象地说：“志趣相投的人聚到一起， 好
比是‘物理组合’， 在国家实验室这个平
台上产生‘化学反应’。”

被誉为“黄金组合”的侯建国与杨金
龙教授就是国家实验室学科交叉的典范。
早在 1995 年， 两人分别从国外回到科
大，之后不久他们就在时任校长的朱清时
院士的“撮合” 下走到了一起。国家实
验室筹建以后，两人的学术合作进入一个
新的境界。侯建国负责实验部分的精耕细
作，杨金龙负责理论方面的深度掘进，他
们带领一批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利用低温
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巧妙地对吸附
于金属表面的钴酞菁分子进行“单分子手
术”，成功实现了单分子自旋态的控制。
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9月的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科学》上，审稿人评价说：“这
项实验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是
新颖的单分子功能调控的一个极好的例
子”。这项成果被评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

科技进展。目前，微尺度国家实验室已聚
集了包括7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70多名教
授和研究员，建成三大技术支撑平台，培
育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5支优秀创新
团队和教育部的4支优秀创新团队。在这
种“土壤” 环境下，学科交叉是容易实
现的。

不同学科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式方法
也不同，国家实验室在学科交叉方面，虽
然对交叉合作的课题给予一定的奖励，但
并不刻意要求相互之间必须解决共同问
题，而更看重提供一种思想碰撞和相互启
发的氛围和机制。

“学科交叉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思想碰
撞。”侯建国说。微尺度国家实验室三楼
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一间客厅，室内弥
漫着咖啡的浓浓香味，朝南的一扇门通向
宽阔的阳台，廊檐和栏杆上垂挂着绿色藤
蔓。这是实验室研究人员经常聊天、交流
的场所，许多学术上的灵感和火花，就是
在这种随意宽松的聊天中产生的。

实验室各研究部还会经常从世界范围
内邀请各自领域最好的学者来作学术报告
和交流，而这样的讲座和报告则是全实验
室人共同享受的资源。

“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都很开放，
没有小家子气，乐于和不同学科的人交流
自己的学术思想。” 杜江峰说，“这样不
但能对各自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而且很
容易相互启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
闭关自守，不会有大的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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